
九月，一批年轻人戴着红花，背着行囊，带着一点紧张和
很多期待，走向军营，走向另一种青春。

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愿他们在军营里把自己练成一把
好刀，锋利、硬气，靠得住。

愿他们平安，愿他们成长，愿他们不负这一身戎装。祝你
们一路顺风，等你们凯旋。

本报特推出“热血、选择与荣光”专版，用文章送新兵入
伍，话军营热血，敬最可爱的人，讲述青春与家国相遇的故事。

编
者
按 我的新兵生活

丁才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个人自愿参军征集兵员

的政策。据 1990 年版《攸县志》军事篇载：“在 1950、1951、

1953 年三年征集志愿兵运动中，攸县共征集志愿兵 1585

名。”本人有幸成为 1953 年最后一批志愿兵，顺利地跨入

人民解放军这所大学校。

初次徒步百公里

70 年前，我作为一名志愿参军的新兵，到县城集中报

到。接兵部队对我们这批新兵除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政治思想教育外，还侧重进行了行军基本要求和从军纪

律教育。简短培训后，我们即着手进行长途徒步行军前的

各项准备工作。当时处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百废待兴，物

资匮乏。我们虽然由普通老百姓成为了正规部队的一员，

身份变了，但仍身着便装，光头赤脚，一身打扮与农民的装

束毫无区别。行军出发前，部队首长宣布了新兵出发命令，

我们从攸县县城出发，沿攸醴公路朝醴陵方向徒步前行，

沿途列队欢送的人群欢呼声此起彼伏，场面热烈壮观。

解放初期的攸醴公路，全是沙石路面。出发时每人领

取了一双草鞋，第一天穿在脚上走到网岭时，鞋底穿孔无

法再用，大部分新兵只好光着脚板步行。一百多公里路程，

日行夜宿，不少新兵脚皮磨破，甚至流了血。尽管疲惫不

堪，仍然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没有叫苦喊累，终于顺利地

到达了醴陵县（今醴陵市）一个名叫袁木岭的偏僻山村。

晨兴夜寐苦练兵

到达袁木岭后，我们入列为中南军区暂编第十九团，

团部驻醴陵县城。新兵训练营地在县城西南边的袁木岭，

离醴陵县城约 10公里，是一处废弃的矿区。我们新兵部队

将其整修成了大型操场，作为开展军事训练的基地。在这

里，我经历了半年的新兵训练，后被分配到炮兵部队。

炮兵虽属于机械化部队，但当时因国力薄弱，武器装

备的现代化程度很低。没有国产的重型火炮及运载设备，

部队所使用的全是缴获的美式 150 加农炮、苏联制造的

122 口径榴弹炮，以及比较现代的“喀秋莎”炮。武器装备

的运输也因陋就简，有驾驶室在右边的美式汽车，也有方

向盘在左边的苏式车辆，驾驶员必须熟练左右两种车型的

操作技能。

我分配在炮兵师某团三营指挥连测地班，学习大地测

量知识、测量器材应用以及火炮射击诸元的计算等等。在

没有电子计算机的年代，我们全靠手工记录计算，并及时

准确无误地将有关资料提供给现场的指挥员，再由指挥员

向炮兵阵地下达火炮射击指令。所有这些对我这个只有高

小文化的新兵来说，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凭着一股拼劲，经

过师部教导队的专业学习，我能胜任本职工作，多次受到

领导的表扬。上级党组织还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并任命

我为测地班班长。部队实行军衔制时，我被授予炮兵上士

军衔。1955 年炮兵学校招生，我因文化考试没达到要求，

失去了入校继续深造的资格。

新兵训练比较辛苦，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营

生活中，每天清晨起床后整队进入操场做早操或跑步。早

餐后开始全天的常规训练，晚餐后自由活动时，还要开展

“一帮一、一对红”的互教互学活动。待熄灯号吹响后，才能

就寝入睡。面对又苦又累又单调的练兵生活，大家没有一

句怨言，躺在床上还在回顾着当天军训的收获，带着生活

的乐趣进入梦乡。

勤奋节俭承传统

1953 年，抗美援朝战争处于决胜阶段。为了适应实战

需求，部队要求我们每个战士必须熟记训练科目中的条

令、条例和战术要领，对射击、列队、匍匐摸爬等动作要求

掌握要领、操作到位、一丝不苟。发给新兵的第一套新军

装，穿了不到三个月，衣袖、裤管就磨坏成洞，显得十分陈

旧。在操练匍匐前进、构筑炮阵地工事、修筑指挥所等劳动

中，肩膀、袖子和裤腿大都被磨成大块窟窿，由连队后勤组

缝上补丁后又继续穿着参加训练。这些补丁衣裤成了识别

新兵身份的特殊标志，虽不美观但令人羡慕。

我们这批新兵，大多出身农家。来到部队后能享受供

给制待遇，普遍感到心满意足。连队生活物资除军粮、食油

由地方供应外，猪肉、鸡鸭、蔬菜等基本自养自种自食。吃

的是糙米，用的是柴火，营区无电源供应，用煤油灯照明。

连队有理发员、缝补组，还有代人书写家信的志愿者。刚入

伍的新兵中有百分之七八十属于目不识丁的文盲，他们与

家人的书信来往，必须请人代笔。当年军人邮件是免费邮

递，信封上只需加盖一枚三角形的“军邮免费”印章，便可

邮寄到收信人所在地。

20世纪 50年代初，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军需和民

用物资匮乏，部队指战员生活简朴，连牙膏这样的日用品

都成了罕见之物。官兵们的牙刷是用猪鬃毛制造的，第一

次见到这些物件我们都不知如何使用。至于其他一些生活

用品，与当时农民使用的无异。如军服、鞋袜也是土棉布制

作的，比较高档一点的是翻毛牛皮鞋。食用的大米由新兵

们轮流到醴陵县城军粮处领取，肩挑手提运到连队食堂。

当时新兵的津贴每月为 5.78 元，我给自己定下规矩，每月

必须积存 5 元，只留下 0.78 元零用，每两个月邮寄 10 元回

家。一是孝敬父母，二是促使自己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

如今我已年近九旬，用患有“帕金森”病抖动的手，写

下这段纪实性文字，留给家人和亲友，意在激发他们爱国、

爱党、爱社会的豪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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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军人情结
马亚伟

父亲的青年时代，军人是全民

偶像。父亲对军人的崇拜简直到了

如痴如醉的程度，他梦想着能穿上

绿军装，在部队中度过自己的青春

时代。英姿飒爽地一站，行个标准

的军礼，想想都让人心动。当年父

亲积极准备参军，可是因为体检没

过关，最后梦想破灭，这成了他一

生的遗憾。

后来，五叔成了一名光荣的军

人，奶奶家门口也挂起了“光荣之

家”的牌子。五叔当了兵，相当于光

耀门楣了，一家人都高看他一眼。父

亲对五叔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羡

慕他为家争光，同时也有些嫉妒他。

正因为如此，父亲特别看重五叔。过

年时五叔回家，父亲就带着他到处

逛，给他买喜欢的东西，五叔因此跟

父亲最亲。父亲特别喜欢听五叔讲

军营的事，五叔是个语言表达能力

非常强的人，在他的描述下，军营生

活的场景就像在眼前一样，这带给

父亲很多快乐和满足。

父亲的军人情结根深蒂固，他

自己没能当上兵，就迫切希望孩子

们中能出一个军人。可是，随着他三

个女儿的出生，老爸的愿望便彻底

破灭了，因为当时女孩极少能参军。

多年后，待到我们谈婚论嫁的时候，

没想到父亲的军人情结又一次被唤

醒。父亲希望我们能找个军人男朋

友，这样将来家里就有军人了。

我刚毕业的时候，正流行交“笔

友”，就是通过写信交朋友。有位同

事给我介绍了一位军人，我们俩一

直通信。受父亲影响，我对军人也比

较看重。这件事父亲比我还上心，总

是督促我多给人家写信。不过，姻缘

天定，我最终没能跟那位军人走到

一起。

二妹的男朋友来家里，交谈中，

父亲一听他当过兵，立即眉开眼笑，

话也多起来，不停地问这问那。他走

后，父亲拍板说：“这人不错，我看就

这么定了吧！”我赶紧说：“爸，婚姻

大事可不是闹着玩的，不能你说定

就定，得听妹妹的，她感觉行才行。”

父亲自有他的一番道理：“当过兵的

人，人品过硬，性格坚韧，干啥事都

不怕苦不怕难，这样的人过起日子

来也是好手。”

见妹妹不吭声，父亲接着摆事

实：“你五叔当过兵吧？你瞧他干啥

都顶呱呱，那年开工厂遇到难事，

他像是啃硬骨头一样，把难题一点

点 解 决 了 ，现 在 工 厂 办 得 红 红 火

火。还有咱村的刘宝，当过兵，回来

种地也是好手，这些年带着村民们

扣（盖）大棚种蔬菜，家家都富起来

了。还有村南的大壮，原来一点都

不起眼，当兵回来就出息了，现在

混得有模有样的。而且，当过兵的

人 粗 中 有 细 ，别 看 他 们 大 大 咧 咧

的，也知道心疼人。怎么样，这事能

定不？”妹妹听了父亲的话，“扑哧”

笑了：“爸，其实我早就认定他了，

不然也不会带回家让你们看！”父

亲哈哈大笑说：“好，皆大欢喜！”事

实证明，父亲果然没看走眼，妹夫

各方面都非常不错。

这些年里，父母帮我们带孩子。

我两个外甥小时候，父亲就教他们

舞枪弄棒，说让他们将来去当兵。如

今我儿子才五岁，问他长大了干什

么，他会脆生生回答：“当兵！”不用

说，这都是受父亲的影响。看来，这

种根深蒂固的军人情结，要代代相

传下去了。

军歌嘹亮的青春年华
唐文胜

“咱当兵的人，有啥不一样；只

因为我们都穿着，朴实的军装……”

每当这首《咱当兵的人》那激情澎

湃、铿锵有力的优美旋律在我耳边

轻轻响起，蓦然回首三十多年前卫

国戍边的 4载军旅生涯，我仿佛又回

到了那军歌嘹亮的青春年华。

我是在 80年代末期进入军旅生

活的。在我们部队，学军歌、唱军歌、

拉军歌，是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出早操时，激昂的军歌

唤醒新一天的活力；开饭前，嘹亮的

歌声增添食欲；看电影前，军歌营造

庄重氛围；上政治课，军歌激发使命

感；文艺汇演，军歌展现风采；甚至

训练间隙、打靶场上、退伍回乡的欢

送会上，我们都会根据不同场景，唱

响一曲曲如《咱当兵的人》《军营男

子汉》《打靶归来》《铁打的营盘流水

的兵》等激励斗志、弘扬当代军人心

声与本色的军歌。绿色军营处处军

歌嘹亮，官兵心头时时豪情满腔，那

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如果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

是一个好士兵”，那么我认为“不会

唱军歌的士兵更不是一个好军人”。

对此，我感触尤为深刻。初入军营接

触军歌时，我五音不全，记忆力也特

别差。别人三五遍就能熟记于心的

《咱当兵的人》，我自吟自唱了十余

遍，还是前音不搭后调。在战友们面

前，我出尽了洋相。战友们说我枉为

“军中才子”，连一首军歌都唱不全，

真是浪得虚名。作为连队能写会算

的文书，我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的

伤害。

后来，为了学会学精军歌，改变

战 友 们 对 我 的 看 法 ，我 买 来 五 线

谱，又从连队指导员那里抄录了几

首经常演唱的军歌词曲，拜文艺骨

干小李为师，利用课余饭后的休息

时间苦练军歌。那段日子里，别人

休息玩耍，我在琢磨旋律；别人谈

天说地，我在背诵歌词。终于，功夫

不负有心人，不到一个月，我就学

会了连队教唱的所有军歌。并且在

年终，还以一首声情并茂的《咱当

兵的人》一举夺取了部队“迎元旦、

庆新春”文艺汇演的一等奖，战友

们对我刮目相看。

军歌不仅仅陶冶了我的情操，

开拓了我的视野，而且也激励了我

的斗志。它不仅让我懂得了团结的

力量，更让我在艰苦的训练和枯燥

的生活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

如今，退伍走上社会 30 余年，

退 伍 不 褪 色 ，对 昔 日 那 一 首 首 常

唱 不 衰 的 经 典 军 歌 依 然 情 有 独

钟、铭感肺腑。我还会时不时邀请

退 伍 的 同 乡 战 友 去 街 边 的 卡 拉

OK 厅同唱一曲《咱当兵的人》。在

熟 悉 的 旋 律 中 ，我 们 仿 佛 又 回 到

了 曾 经 的 军 营 ，回 到 了 那 段 热 血

沸 腾 的 岁 月 。以 此 纪 念 我 们 对 军

歌 的 不 朽 眷 恋 ，纪 念 那 段 永 远 铭

记于心的青春时光。

一人当兵，全家进步
王国梁

叔叔当兵那年，我们一家人欢欣鼓舞，

仿佛家里出了个状元。那个年代，全民对军

人都有“偶像崇拜”的情感。祖母心满意足地

说：“咱家可算出了个军人，光荣！”祖父说：

“家里有军人了，咱们也得要求进步。大人们

把自己的事干好，孩子们好好学习，咱家啥

方面都要走在前头，不能比别人落后。”

在我们印象中，当兵就是去做保家卫国

这类宏大的事去了。没想到的是，叔叔当兵

第一次回来之后，竟然教我们叠被子和整理

房间。我的祖母是个比较粗枝大叶的人，不

喜欢收拾屋子。她撇着嘴对叔叔说：“你当兵

就学咋叠被子？”叔叔被逗笑了，说：“我们

平时有很多训练，整理内务也很重要。妈，您

的思想境界得提升提升。别小看这叠被子，

能够帮你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别说，叔

叔这兵没白当，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祖母听

叔叔讲得有道理，开始每天认真搞卫生。祖

父看到屋里屋外收拾得干干净净，笑眯眯地

打趣祖母：“儿子当兵，你这当妈的也跟着进

步啊！”

有一年，村里计划修路，需要占用我父

亲开荒的一块地。父亲视土地为命，死活不

让占。正好赶上叔叔回家，村干部让叔叔给

父亲做工作。叔叔对父亲说：“哥，咱们的眼

光要放长远点，不能只盯着眼前。修路是好

事，路修好了，村民们出出进进方便了，咱村

就能跟外面的世界接轨了。你种的那些农产

品，也能销到外面去。”叔叔通过那件事教父

亲凡事要从大局出发，父亲就是那时发生了

改变。后来，父亲在叔叔的影响下，还入了

党，进了村委会，为村民们办了很多实事。这

个过程中，父亲无论是自身能力还是思想境

界都提升了不少。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父亲琢磨着开

一家小工厂，带领村民一起致富。他跟叔叔

商量，叔叔不仅非常支持，还帮助父亲谋划。

工厂开起来了，父亲干得有声有色。那段时

间，他经常给叔叔写信，两个人在信中交流

工厂的事。父亲经常对我和哥哥说：“你叔在

军队上，眼界就是比我强多了。而且他凡事

都能从大局出发，这点对我影响很大。”父亲

对叔叔的佩服之情，我都看在眼里，更觉得

叔叔了不起了。

叔叔当兵的时候，我和哥哥都在上学。

那时的孩子也有“炫”的心理，不过我们不

炫富，而是经常炫“我舅舅是警察”“我叔叔

是军人”之类的。“我叔叔是军人”被我炫过

无数次，连老师都知道了。有一次，老师对

我说：“你叔叔是军人，你也应该学习军人

的优良作风和优秀品质，好好学习。像你的

名字一样，争取将来成为国家栋梁。”老师

的话对我是莫大的鼓舞，我的学习成绩有

了飞跃。

自从叔叔当兵之后，我们家的整个面貌

都是昂扬向上的。多年里，叔叔一直在部队。

叔叔把部队的正能量带回家，影响着我们，

家里人都变得越来越好。村里有人说，老王

家真不错，一人当兵全家进步！还别说，“一

人当兵全家进步”这话总结得真到位！

18 岁那年，我高中毕业应征入伍，到内

蒙古当兵。

连队驻扎在内蒙古武川县的一个深山

沟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交通闭塞。老兵

说，营地附近经常有狼出没，问我怕不怕。我

嘴上硬气地反驳：“咱当兵的人，天不怕地不

怕，还会怕狼？”

然而，说这话后没几天，我就真的和狼

“面对面”了。

连队的炊事班养了一头体型硕大的老

母猪，听老兵们说，它可是连里的“大功臣”，

全连官兵一年四季能不能吃上猪肉就全靠

它了。我来连队的第一个月，这头老母猪就

下崽了，而且一次就下了 18 头小猪娃。全连

上下为之欢呼雀跃，这一年连队都不会缺肉

吃了。

就在全连官兵沉浸在“母猪产房传喜

讯”的欢欣鼓舞中时，“意外”接踵而至。母

猪产崽后的第三天夜里，炊事班大刘忽然听

到猪圈里的母猪像挨了一刀似地嚎叫。大刘

快步跑到猪圈，看到一只灰狼正在猪圈里撕

咬着母猪和猪娃们。大刘抄起地上的一根木

棒狠命地向灰狼头部砸去。那只灰狼受到袭

击后，一声哀嚎，抛下母猪，向远处的山坳里

逃去。

听 到 声 响 的 连 长 和 指 导 员 都 赶 了 过

来，经过查看，母猪的后臀被狼牙撕开了一

个血口子，但没什么大碍。猪圈地上躺着三

头血淋淋的小猪娃，狼在逃走的最后一刻

还叼走了一头。连长和指导员痛心疾首，为

防母猪和猪娃们再遭不测，连长下令增加

一班岗哨，晚上 9 点至次日凌晨 5 点派士兵

到猪圈旁站岗。排长安排我给“母猪”站第

一班岗，并嘱咐我一定要站好岗，不能再损

失一头猪娃。

夜，渐渐深了。我手握钢枪，顶着刺骨寒

风笔直地站在猪圈前，听着母猪和它的“儿

女们”发出幸福的呼噜声。凌晨一点多，那只

灰狼又蹑手蹑脚地来了。看到我和我肩上钢

枪刺刀的寒光，灰狼在离我十几米远的地方

站住了，一屁股坐在雪地上，和我默默对峙。

大约过去了 20 分钟，狼腾地一下站了起来。

我心下一慌，但很快就稳住神。我从肩上取

下自动步枪，“哗啦啦”拉动枪栓，刺刀尖对

准饿狼。听到拉枪栓声，狼掉头就跑。

其实，我也就是吓唬吓唬它。狼跑了一

段路，没听见枪声就又转了回来，并一步一

步向我逼近。我突然想起狼怕火，于是在猪

圈门口点了一堆火。果然，狼不敢再靠前了，

绕着雪地转了数圈后悻悻地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那只狼又来了几次，

但每次看到都有士兵在猪圈门前站岗，没有

一点靠近的机会，后来就不再来了。

“给猪站岗”成为我当兵岁月里最特殊

的一段经历，我现在仍然很怀念“我是一个

兵”的那段岁月。

热血、选择与荣光
——九月从军行

站岗
佟雨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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